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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有不少话剧已改编为各种地方戏。戏曲节目改编为话剧的还不多见。为了继承传统，发扬民族风格，理当这么试验试验。不试验便不易找出困难何在。

　　最近，我试验着把川剧的《荷珠配》改编为话剧。能否上演，演出能否成功，我都不知道。可是，我得到了一点“经验之谈”，写在这里。

　　一、当我一想作这个试验的时候，就想到：在穿插上，话剧能够更集中，更简炼。我须以此胜过戏曲。这个作到了：川剧的《荷珠配》有十场戏，我给缩减到六场。

　　可是，这里并非没有问题。戏曲中的过场戏颇有作用，它既能极简单地说明情节的变化，而且有时候又能有声有色。比如说：台上有一家人正在逃难，而强盗或敌兵已到，一家人就面朝内立着，强盗或敌兵疾风急浪地上来，又锣鼓喧天地匆匆下去。这一过场交代了情节，且有声有色。话剧无此便利。话剧可以用效果代替过场，但不如过场那样鲜明生动。

　　戏曲能在过场中施展技巧，如疾走的舞步或荡马，甚至摔抢背或吊毛儿，本来没戏，而以技巧博得采声。话剧又无此便利。

　　当然，戏曲中的过场并不都如此，有时候虽看到说明情节的责任，而纤冗无力，只听锣鼓响，不见戏出来。

　　话剧为了集中，能够删减冗弱无力的过场戏，这是一个好处。但不易运用那简单而有力的过场戏，更不能在过场戏中施展技巧，这是一失。一得一失，只能算收支相抵。在改编《荷珠配》时，我只顾到了集中，而没敢冒险利用过场戏。是否应当利用它，和如何利用它，我把这当个问题，放在这里。

　　二、在改编时，我改动了一些情节。我是这么想：川剧的《荷珠配》既然大胆地给老本子加以改动，我为什么不可以再改呢？可是，这是改编呢，还是借题再创造呢？这又是一个问题。

　　在原剧中，金家与黄家俱因荒乱而逃亡，我不愿以这样的外来的因素来推动剧情的发展，所以改为：黄员外来求亲，本来是为夺取金家的产业，而在婚后把金三官与贞凤都赶了出来，霸占了财产。这样，既能显出剧情的有机发展，也增加了大鱼吃小鱼的一层阐明。这个变动不小。

　　更大的变动是荷珠配了赵旺——原剧是她嫁给了状元。这是很大的变动！

　　应该不应该这样变动呢？

　　当然，剧本前后的安排都顺理成章，剧情发展水到渠成，非此不可，改动，即使是很大的改动，也是可以的。可是，一不留神，便会以今说古，把古人所没有的、不能有的思想感情，硬塞进去，就不大对头了。再说，一出戏的情节，往往决定于作者的思路与当时人民的愿望。若是情节大加改动，能不能还保存古人的天真的愿望呢？黄员外吞吃了金三官这条较小的鱼，自古有之，可以讲得通。荷珠配赵旺也是这么妥当吗？我还说不清楚。也当个问题，放在这里吧！

　　三、不知别人如何，我自己有这个习惯：去看戏曲，我总希望听到些好的歌唱，看到演员们的真功夫——最好有些绝技。去看话剧呢，我知道演员既不唱，也不甩发，耍雄鸡翎；我就希望由剧中得到思想上的启发。这并不是说，我轻视戏曲的思想性或话剧的表演技巧，不过是注意之点有些差别而已。可是，在改编戏曲为话剧的过程中，这点差别给我带来不少困难。

　　我是要把一出戏曲改编为话剧。按照上述的习惯，我自然要求自己叫改编的作品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不要求演员们走四方步、耍纱帽翅儿。可是，怎么使思想性加强呢？在某一些戏曲节目里，只要把音乐、歌唱、舞蹈，穿插等等组织得很好，就可以成为热热闹闹的戏，思想性不十分强烈也未为不可。（有许多戏曲节目是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很高的。）那么，把音乐歌唱等等都删掉，变成话剧，我上哪儿去找更多的思想性来补充呢？凭我的一点点本事，实在难以胜任。若不这样办吧，则既无歌舞，又思想平平无奇，可有可无，改它作甚？若努力这样去作吧，又恐怕改来改去，面貌全非，与戏曲原著无关了，那怎能叫作改编呢？是呀，连写台词也是这么顾此失彼，不知如何是好。我下笔写台词的时候，耳中老有川剧的锣鼓声、帮腔声和歌唱声。我的语言不由地就袭用了旧的话白与唱词。“哎呀状元哪！”“何事惊慌？”“且住！”……不断地来到我的耳中，也就顺手儿落在纸上。于是，台词儿遵古有余，而清新不足。有的地方还是新旧两掺，很不一致。为矫此弊，想用力舍旧取新吧，又怕台词太新，失去戏曲原有的味道。这种台词儿究竟应当怎么写呢？是该全旧，还是应当全新？若是新旧两掺为妙，则新旧语汇的比例怎样才算合适呢？我不知道。若是随便一写，非驴非马，总非上策！

　　人物的形象与动作也有这样的困难：以丑角来说吧，我老想着鼻子上抹着豆腐块儿的人，而想不出把他放在话剧里应是什么样子。戏曲中的丑角，就凭他（或她）的服装、扮相儿，一露面便招笑。话剧中的丑角有此方便吗？若是过多地袭用那老一套，恐怕就成为打折扣的戏曲丑角了——抹豆腐块的人出来，而没有锣鼓，也不歌唱。若从新创造吧，又没把握！抓不到一定的形象，而欲性格鲜明，颇有些困难。

　　最难办的是：在戏曲里，到了时机，演员叫起板来，只要唱得好，戏就往上升，台上一曲高歌，台下点头默赞。话剧可不好办，以大段朗诵诗代替歌唱，偶一为之，未为不可；屡屡如此，恐怕就会失败。改用大段对白，也有危险。如此说来，就非添新东西不可。可是，添什么呢？以川剧《荷珠配》而言，我觉得它的喜剧气氛还不太足，我就从这里下手，使金三官充分地丑化，而且把小姐也变成既胖且蠢，甚至给小生也添点可笑的动作，以便加强喜剧的气氛。这么作对不对，暂且不说。更要紧的是：川剧《荷珠配》是新近修改过的，所以还有某些不成熟的地方。假若是一出已经成熟的戏曲，可怎么办呢？比如说，改编京戏的《打渔杀家》为话剧吧。它的戏剧冲突很强烈，人物性格十分鲜明，场子紧凑，唱腔脍炙人口，行舟与停泊的舞姿又极美好。这怎么改呢？说到这里，恐怕这种改编工作还应是再创造，而不是顺着竿儿爬；那爬不出名堂来。想想看，剥去萧恩、桂英与教师爷等的服装、扮相儿，而且既不唱，也不舞，光把原来的故事架子摆在台上，怎能成为戏呢？戏曲与话剧这两种形式之间有个相当大的距离！据我看，由戏曲改编的话剧，当然要适当地吸收一些戏曲中的好东西，而主要地是要再创造。要不然，改编的话剧就无从胜过原来的老本子。这种工作既要尽到新旧的结合，也要争奇斗胜，各尽所长。千万别放弃自己的长处！

　　不动手，不知困难所在，也就无从克服困难。在事前，我没想到会遇上这么多问题——语言的，人物形象的穿插的……等等。一动手，我招架不住了。这点“经验之谈”的目的，主要是希望大家指教，以便更好地进行试验，少走弯路。

第一场

　　时间　老年间的那么一天，上午。

　　地点　土财主金三官宅内，客厅）。

　　人物

　　赵　旺

　　荷　珠

　　赵　鹏

　　王　兴

　　金三官　黄员外黄家的管家　仆人数人　金贞凤

　　〔厅内悬灯结彩，而缺乏喜气：灯是破的，彩是旧的。

　　〔赵旺夹着把条帚，弯着腰东找西找。

　　〔荷珠上。

　　荷珠　赵旺哥！赵旺哥！

　　赵旺　是荷珠姐呀？

　　荷珠　可不是我！除了我，还有谁叫你赵旺“哥”呀？

　　赵　旺　一点不错！一天到晚，东也喊赵旺，西也喊赵旺，只有你叫我一声赵旺哥！你呀，真是个好姑娘。没错儿！

　　荷珠　唉！心里一样苦，肩膀才会一边齐！咱们不都是苦人吗？

　　赵旺　对！

　　荷珠　赵旺哥，你弯着腰干什么呢？

　　赵旺　我？找一个芝麻！

　　荷珠　一个芝麻？赵旺哥，你怎么专会给自己找麻烦呢？简直有点傻气！

　　赵旺　我并不傻：谁无缘无故，瞪着包子大的眼睛，找那么小的小玩艺儿呢？

　　荷珠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呢？

　　赵旺　是呀，老员外刚才吃了个烧饼，掉了一个芝麻，叫我非找到不可！

　　荷珠　嗯！员外就是那么细打算盘的人！你找了半天啦？

　　赵　旺　有一顿饭的工夫了！

　　荷珠　别忘了，今天是员外的生日，事情多的很！你怎能老在这儿找芝麻呢？

　　赵旺　员外说了：找不到芝麻，生日不过了！荷珠姐，你给想个主意吧！

　　荷珠　好吧，你先别出声，我给你好好地想。

　　赵旺　（静默了一小会儿）荷珠姐，想起来没有？

　　荷　珠　你看，刚想起个头儿来，又忘了！啊……有啦！你出去买个烧饼，把它吃了，剩下一个芝麻，还给员外，不就行了吗？

　　赵旺　对呀！荷珠姐，你真有点聪明！（要走又止）可是呀，我那个芝麻不能跟原来的那个一样呀！员外认出来，又得臭骂我一顿！

　　荷珠　芝麻都差不多，员外认不出来。

　　赵旺　好！我买去！（欲走又停）荷珠姐，你帮了我，我怎么帮帮你呢？

　　荷珠　我的事儿大，怕你帮不了。

　　赵旺　说说，说说，说不定我就能帮上忙！

　　荷珠　你看，今天不是员外的生日吗？

　　赵旺　是呀，我还没忘。

　　荷珠　员外作寿，赵相公不得过来行个礼吗？

　　赵　旺　那是自然。虽然赵相公跟小姐还没办有事，可是谁都知道他们早定了婚，女婿怎能不给老丈人拜寿来呢？

　　荷珠　可是呀，员外叫相公在这儿用功读书，只供给他每天两顿饭。

　　赵旺　还不是什么好饭！

　　荷珠　员外始终不给他作一件衣裳。今天高朋满座的，相公那一身破破烂烂，怎么好出来行礼呀？

　　赵旺　这是小姐告诉你的吧？

　　荷珠　不是。

　　赵旺　不是？对了，小姐害羞，不好开口。你应当先提醒小姐一声儿。

　　荷珠　是呀，我试着步儿说：小姐呀，书房里那位秀才，蔫乎乎的！

　　赵旺　傻乎乎的！

　　荷珠　心眼儿热乎乎的！

　　赵旺　衣裳烂乎乎的！

　　荷珠　我这么一说呀，你猜怎么着？

　　赵旺　小姐就动了心，直要哭？

　　荷珠　哭？小姐哏哏地笑了！头摇得波浪鼓儿似的，嘴撇得瓢儿似的！

　　赵旺　小姐怎么啦？

　　荷珠　怎么啦？小姐有点看不起秀才！

　　赵旺　看不起？秀才是人有人才，文有文才，又老实，又忠厚！

　　再看小姐……

　　荷珠　（摆手，低声）你可千万别说小姐长的……

　　赵　旺　我是直心眼儿！我看，秀才象个大姑娘，小姐倒象个大胖小子！

　　荷珠　别再说！秀才眉清目秀，可就是穷。

　　赵旺　那不是秀才的过错。赵家原先不是也很体面吗，所以员外才把小姐给了秀才。后来，赵家遭了不幸，只剩下秀才一个人，才来到这里，天天念书，念的声儿可大哩，大概都是好书。

　　荷珠　可是小姐说啦：她一听见“子曰”就头疼，一听见“诗云”就要发脾气！咱们呀，得想个主意，弄件整齐衣服，叫秀才穿上去拜寿。

　　赵旺　说了半天，是这点事呀？好办！（脱衣）拿这件去！

　　荷珠　你算了吧！穿上这件衣服，还象个秀才吗？〔赵鹏哼哼唧唧地上。

　　荷珠　哟！秀才来了！我快躲开，你跟秀才要过衣服来，我给缝缝吧。（急下）

　　赵鹏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赵　旺　穿上破棉袄！

　　赵鹏　（这才看见）啊？原来是赵旺。

　　赵旺　是我。（行礼）相公，有什么事吗？

　　赵鹏　我么？想见见员外，叫他给我买几本书。

　　赵　旺　我劝你，相公，先别那么办！

　　赵鹏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买书要紧，万不能再耽误了一寸金子啊！

　　赵旺　你看看，今天不是员外的生日吗？（指灯彩）

　　赵　鹏　（看）是呀！是呀！

　　赵旺　相公，先拜寿，别提买书！我这儿正发愁，怎么给你找件整齐衣服！

　　赵鹏　愁什么呢？这衣裳么，正是穷秀才的本色！有道是君子忧道不忧贫！（正襟抖袖，掉下一块破布来）

　　赵　旺　别拉喽，又掉下一块来！快走，找不到好衣裳，就让我先找个人给你缝缝这一件吧。

　　赵鹏　等我想上一想！

　　〔王兴捧着锦匣，兴高采烈地从外面跑进来。

　　赵旺　王管家，拿着什么呀？

　　王 兴　这个？东庄黄员外送来的礼单。待会儿他还亲自来拜寿！

　　赵旺　不就是长的象马猴的那个人吗？

　　王 兴　长的象马猴？看看这是什么礼物吧！八仙寿幛全幅，松鹤遐龄金匾一方，寿酒八坛，彩缎十匹！站稳当点，别吓个跟头！

　　赵旺　我还不至于那么爱摔跟头！

　　赵鹏　啊，王兴，王管家！

　　王 兴　哟！赵相公，你看，我怎么没看见你！

　　赵　鹏　你的眼眶子太高了！烦你回禀一声，我要买几本书。马上要买，非买不可！

　　王 兴　那，还请相公自己去说。员外今天作寿，大概只收礼物，不往外拿钱，我不敢开口！（把锦匣置于桌上，下）

　　赵旺　相公，你可真老实！瞧他那带理不理的劲儿！

　　赵　鹏　啊，赵旺，昔日韩信受胯下之辱，后来登坛拜帅！我笔下横扫千篇，就是不打架！哈哈哈！

　　赵旺　相公，别哈哈啦！走，缝衣裳去。我也得去买个烧饼。

　　〔金三官在后面高喊：“王兴！王兴！”

　　赵旺　员外来了！快走吧！（扯秀才下）

　　〔金三官上。

　　金三官　王兴！王兴！（东看西看）

　　王 兴　来喽！来喽！（上）

　　金三官　我今天作寿，你不在这儿伺候着，上哪儿玩去了？

　　王 兴　员外爷，我忙得这个样儿，还有工夫玩吗？

　　金三官　你看！（指茶具）茶壶茶碗不收起去，摆在这儿干什么？专等客人一个劲看茶壶，不沏茶不行吗？

　　王 兴　是！是！我马上叫人拿走！（喊）赵旺！赵旺！（无应声）嘿！赵旺上哪儿玩去了？

　　金三官　你自己没长着手吗？

　　王 兴　是！是！我把它收起去！

　　金三官　等等！到厨房看看去，把肘子、猪肝儿、猪肚子、猪大肠，全给我留下，别都便宜了客人！

　　王 兴　是！是！我马上去！

　　金三官　等等！把小鸡子都轰到后院去，别叫亲友们看见！他们一看见鸡毛掸子，就想吃鸡，何况看见我的九斤黄呢！

　　王 兴　（高叫）哎呀员外呀！

　　金三官　你喊什么呀？吓我一跳！

　　王 兴　今天有贵宾，我看得杀两只肥母鸡！

　　金三官　什么样的客人，值得杀鸡款待呢？

　　王 兴　（拿起锦匣）员外请看！（递）

　　金三官　（看）啊？这么厚的礼物？（跳）啊哈，啊哈，哈哈哈……！

　　王 兴　（也跳）啊哈哈哈！

　　金三官　（再看）啊？黄龙衮，黄员外？不对！不对！这是送错了地方！

　　王 兴　没送错，是给员外的！

　　金三官　送给我的？啊哈，啊哈，哈哈哈哈……！

　　王　兴　啊哈哈哈！

　　金三官　哎呀，不对！越想越不对！黄、金二家一向不和，他，他又安着什么坏心呢？

　　王 兴　他不会有坏心眼儿！

　　金三官　你怎么知道？他这是先给我个甜头吃，然后狠狠地坑我一下子！

　　王 兴　他是真心来拜寿！员外忘啦，他的老婆不是死了吗？

　　金三官　他的老婆死了，难道叫我赔一个吗？

　　王 兴　我是说，我是说……

　　金三官　说什么呀，干活儿去！

　　王 兴　是！（端茶具下）

　　金三官　嗯！好好想想吧！黄龙衮，黄员外，笑里藏刀，心眼比狐狸还更坏！他爸爸，还有他，多少年来跟我是冤家！我睡炕，他住楼，事事压着我一头！大前年，我老伴儿到棺材里面睡大觉，黄家假装不知道，烧纸没给送一张，连条黄狗也没来吊吊孝！为什么，今天忽然送厚礼，光那个锦匣就值好几吊？莫非是，他看中，我的女儿小贞凤？要我的小娇生，还得要陪陪送，至少敲我好地两三顷！哼！黄龙衮，你小子真叫会算账！怎奈呀，针尖对麦芒，金三太爷不会上你的当！王兴！王兴！

　　〔王兴上。

　　王 兴　来喽！

　　金三官　王兴，我把你个吃里爬外的东西！

　　王 兴　员外，员外，此话从何说起呀？

　　金三官　说吧，黄龙衮给了你多少钱！

　　王 兴　员外，他干吗给我钱呢？

　　金三官　刚才你干吗忽然提起他死了老婆呢？

　　王 兴　员外，你真聪明，真可佩服！我那么一句话，会叫你想出这么远去，真了不得，得啦，事情没得瞒过你去，我实话实说吧！黄员外呀，看上了咱们贞凤小姐！

　　金三官　他给了你多少钱？

　　王 兴　他说了，事情办妥之后，他有份儿人心！我也不能独吞，必定分给员外一半！

　　金三官　胡说！

　　王 兴　是！我说错了，不是平分，是三七成分账，我要三成，给员外七成！

　　金三官　这还象句人话！

　　王 兴　那么，员外看这门亲可以作？

　　金三官　你看呢？

　　王 兴　事情全由员外作主，我哪敢说什么呢！我只看出这么一点来：那个穷秀才，死吃你一口，一点出息也没有！再看看黄员外，牛羊满圈，骡马成群，广有田园，值得挂千顷牌！

　　金三官　那我都知道！正因为他是县里的首户，我才心里有点嘀咕！

　　王 兴　员外请想：任凭怎么说，他要作了员外的女婿，一定对你有好处。比如说吧，他跟知县太爷是把兄弟，以后咱们打官司就有点照顾。

　　金三官　嗯！嗯！

　　王 兴　我知道员外心慈面软，不好意思撵走那个穷秀才，对吧？

　　金三官　那没难处！我说把他轰出去，谁也拦不住！

　　赵　鹏　（内白）赵旺，带路！

　　王 兴　哟，他来了！

　　〔赵旺上。

　　赵旺　员外，赵秀才来拜寿，给你这个芝麻。员外，我可没给换上个小一号的！

　　金三官　废话！放在盒子里！

　　赵旺　是！（对外）有请赵相公！

　　〔赵鹏上。

　　赵鹏　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大礼参拜，祝岳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金三官　下跪何人？

　　赵鹏　小婿赵鹏。

　　金三官　是赵鹏，不是一堆会出声的破布啊？起来！

　　赵　鹏　谢岳父！（立）

　　金三官　站在一旁，听我教训！

　　赵旺　（拿过一椅）秀才，坐下。这儿有我站着就够了！

　　金三官　赵旺，你大胆！下站！赵鹏，你在这里白混饭吃，胸无大志，学问全没长进，算怎么一回事呢？

　　赵旺　秀才一天到晚老念书，我一句也听不懂！

　　金三官　赵旺，闭上你的嘴！

　　赵旺　（嘟囔）有公道话不说，憋得慌！

　　金三官　赵鹏，这样下去，把我的粮食都吃光，你也成不了材料，你得打个主意！

　　王 兴　是呀，也该出去活动活动了！

　　赵鹏　岳父大人，我无家可归，叫我上哪里去呢？

　　金三官　那，你自己瞧着办吧！

　　赵鹏　那么，婚姻之事呢？

　　金三官　我正要问你呢！我的女儿娇生惯养，你田无一亩，房无一间，拿什么养活她呢？甭盘算我的产业！我这分产业是父一辈子一辈费尽心机挣下的，Qī.shū.ωǎng.不能叫个书呆子三下五除二地弄光了！把产业交给你，我躺在棺材里也不会安心！

　　赵鹏　难道说，岳父大人有悔婚之意么？

　　金三官　你看呢？

　　赵鹏　有婚约为证，岂可反悔？人而无信，不知其何也！

　　赵　旺　县衙门是告状的地方。

　　赵鹏　着哇！我会下笔万言，引经据典地写状子！

　　王　兴　也要看知县跟谁是把兄弟！

　　金三官　着哇！凭两家大户，还怕打官司么？(奇*书*网.整*理*提*供)

　　赵旺　秀才是秀才！

　　赵鹏　着哇！今天我是秀才，等到金榜题名，我就身披大红，头戴金花，好不威风也！

　　赵旺　不要别的，来个状元！

　　赵鹏　着哇！小姐么就成了状元夫人！

　　王 兴　那状元都是文曲星下界！

　　金三官　着哇！哪有这样一身破烂的文曲星呢！

　　王　兴　远水解不了近渴，谁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走好运呢？员外，不要耽误了小姐的青春哪！

　　金三官　王兴，给这个穷酸五吊钱，叫他写下退婚书！

　　王　兴　嗻！

　　赵鹏　莫说是五吊钱，就是黄金万两，我也不会写下退婚书！赵鹏告退。员外，你要三思而后行！（下）

　　赵　旺　秀才！（也往外走）

　　金三官　赵旺！你上哪里去？

　　赵旺　我去告诉小姐。

`

　　金贞凤　孩儿喜从何来？

　　金三官　东庄的黄员外有意……啊，儿来看！（拿起锦匣）

　　金贞凤　哎呀，真没见过这么厚的礼物！

　　金三官　是呀。他有意……

　　金贞凤　他有意什么呀？

　　〔王兴上。

　　王 兴　员外，贵客到！

　　金三官　黄员外吗？有请！

　　〔王兴下。

　　金三官　荷珠，带小姐藏在后面。（对金贞凤）儿呀，你自己相看相看吧！

　　荷珠　那么，赵秀才呢？

　　金三官　小丫头少说话，到后边去！

　　荷珠　这真是没听说过的事！

　　〔荷珠同金贞凤下。

　　〔王兴引黄员外上。黄家仆人一群，分执礼品上。

　　金三官　黄员外，这真不敢当啊！哈哈哈！

　　黄员外　老岳父请上，小婿大礼参拜！

　　赵旺　这倒痛快！

　　金三官　慢来！慢来！黄员外还没派媒人前来提亲，怎好岳婿相称啊？

　　黄员外　小婿自己前来提亲，不更亲热吗？老岳父请看：我的脸，胖胖的！我的衣服，绕眼金光的！我的帽子，亮堂堂的！我的靴子，二两一只，四两一双的！金三官黄员外，你的家业比我的大，一想起女儿的嫁妆，我心里就有点不安：多了送不起，少了不象话！

　　黄员外　老岳父，千万千万别不安，我既不要灯，也不要蜡，从此咱们是一家，今天呀，谁提嫁妆是个大王八！你耕地，我出牛，我要不出是个大马猴！你的房，我来住，你去住那大高楼！咱两家，结了婚，知府知县都得来认亲！我有金，你有银，凑在一块儿成了最阔的人！我拜寿，又认亲，管保这是上等婚！（跪下磕头）

　　金三官　还礼，还礼。贤婿请起！

　　黄员外　（立）刘管家！

　　刘管家　在！员外有何吩咐？

　　黄员外　赏给这里的男女仆人，每人大钱五吊！

　　王　兴　谢姑老爷的赏！

　　赵旺　没骨头！

　　王 兴　（扯金三官的袖子）员外，得回赏啊！

　　金三官　啊？这，嗯，必、必得回赏吗？

　　赵旺　一到赏钱，他就结巴了！

　　黄员外　老岳父，我不准我的仆人接赏，请不必分心！

　　金三官　那我就依实了，免赏！王兴，领黄员外到花厅看茶，沏二百钱一包的好茶叶！

　　王 兴　是！黄员外，请！

　　〔王兴同黄员外、仆人等下。

　　赵旺　员外，你头上出了汗，擦擦吧！

　　金三官　混账，下站！贞凤，出来！

　　〔荷珠同金贞凤上。

　　金三官　儿呀，你看清楚没有？

　　金贞凤　怪羞人的，怎好多看！

　　荷珠　我倒看清楚了！两个搧风耳朵。

　　金三官　那是元宝耳朵！

　　荷珠　一双母狗眼！

　　金三官　丹凤眼！贞凤，你自己说！

　　金贞凤　我看，我看，他的衣裳鞋帽多么讲究，多么漂亮！

　　赵　旺　小姐，你又不跟衣裳鞋帽结婚！

　　金三官　赵旺，出去！

　　赵旺　谢员外！在这儿站着，浑身不得劲儿！（下）

　　金三官　儿呀，你的亲事就这么定规了吧？

　　金贞凤　全凭爹爹作主！

　　金三官　这才是孝顺的孩子！好好去接待女眷们去吧。那礼物重的，酒饭招待；礼物轻的，清茶恭候！

　　金贞凤　遵命！

　　荷珠　嗐！

　　〔荷珠同金贞凤下。

　　金三官　哎呀呀，我倒错想了黄龙衮！我说他厉害，他倒怪老实咧！（抱起锦匣）厉害人可会送我一大堆东西吗？

　　不会！厉害人可能说：你耕地，我出牛么？不会！这是门好亲事，好亲事！不过……，嗯，得再去考验考验他，马上就去问他下什么彩礼。他不要嫁妆，我不能不要彩礼呀！白白要了我的女儿去，没那么便宜的事！他肯下两对一斤重的金镯子，十个嵌宝石的金戒指，女儿归他；他要是不肯啊，吹！黄龙衮，你再精明，也干不过我！哈哈哈！急不如快，就此前往！正是：为人要长寿，算盘须打透！算盘打不透，不死也得掉块肉！（下）

　　（幕）

第二场

　　时间　前场后，晚间。

　　地点　赵秀才书房处。

　　人物

　　王　兴

　　赵　鹏

　　荷　珠　赵旺　金三官〔王兴怒冲冲地由书房出来。赵鹏在后面跟着。

　　王　兴　秀才，我劝你，别象茅房的砖头，又臭又硬！写下退婚书，大家好聚好散，干吗找不自在呢？

　　赵鹏　我一定不写！

　　王 兴　这不是员外又添了五百钱，一共五吊五，还不写吗？

　　赵　鹏　还是不写！再添一百吊也不写！

　　王 兴　要是叫员外把你赶出去，既没吃的又没钱，你怎么办呢？

　　赵鹏　我去上吊，也不写退婚书！

　　王 兴　上吊？可别在这儿。弄脏了员外的房子，可了不得！

　　赵鹏　我在哪里上吊，就不用你分心了！（入室内）

　　王 兴　地道的穷酸，软不吃！硬不吃！（下）〔荷珠急上。

　　荷珠　哎呀，哎呀，一百个哎呀！员外嫌贫爱富，小姐又那么糊涂，真要把秀才赶出门外，可怎么得了噢！〔赵旺上。

　　赵旺　哎哟，哎哟，一百个哎哟！员外真要把秀才赶出门外，可怎么得了噢！（碰上荷珠）谁呀？走路不看着点！

　　荷珠　赵旺哥呀，你干什么去？

　　赵旺　我去找秀才，商量个主意。你干什么去？

　　荷　珠　跟你一样！

　　赵旺　是呀，这数九寒天，把秀才赶出去，不是饿死——

　　荷　珠　就得冻死！

　　赵旺　多么可怜！

　　荷珠　多么造孽！

　　赵旺　你有什么好主意？

　　荷珠　我去提醒秀才一声，叫他先到亲戚、朋友家里去住，别等着叫员外给害了！

　　赵旺　他呀，亲戚、朋友都死绝了，孤孤单单，无倚无靠！你的主意不如我的好。

　　荷珠　你有什么主意？

　　赵旺　山前有个观音庵，地方清静，正好读书，我告诉他到那里去，天天我给他送几大碗饭去，也就不会挨饿了。

　　荷珠　观音庵？好！嗯——不好！观音庵是尼姑住的地方，不要男的。你去送饭啊，每天煮饭的米，员外都一颗一颗数过呀！不行！

　　赵旺　这可怎么办呢？真急死人！

　　荷珠　我还有主意！（掏）赵旺哥，看！

　　赵旺　一块银子？

　　荷珠　银子！银子！我，我的娘啊！（泣）

　　赵旺　怎么啦？荷珠姐！别哭！说话！

　　荷珠　赵旺哥！想当年，老娘亲一病不起，撇下我，举目无亲，孤苦无依！我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为埋葬亲娘，我卖了自己，在这里当奴隶！卖身的银子剩下了这一块。七年啊，它跟着我，时刻不离！我没有姐妹，没有兄弟，每看一看它呀，就好象是亲人，诉诉委屈！今天，为搭救秀才，我把它献出去；见了银子，想起亲娘，我怎么不哭泣！

　　赵旺　（也哭）喔！喔……

　　荷　珠　你这个人！人家伤心，你还笑咧！

　　赵旺　我这是哭呢！谁有工夫笑呵？（也掏）荷珠姐，看！

　　荷　珠　一串铜钱？

　　赵旺　对！不多，一共两吊钱，也给秀才！

　　荷珠　唉！你挨打受气挣来的呀！

　　赵旺　这算什么呢！你的银子是卖身来的呀！

　　荷　珠　秀才有了这块银子和两吊钱，一时就饿不死喽！

　　赵　旺　对喽！我们不该哭，笑吧！

　　〔二人同笑。

　　荷珠　赵旺哥，快给秀才送了去，叫他快走！

　　赵　旺　对！马上送去！（走了几步，又止）不行！不行！

　　荷　珠　怎么不行？

　　赵旺　你想想啊，秀才有个傲性儿，一听这是咱们俩给他的，一定不要。

　　荷珠　那又怎么办呢？

　　赵旺　你去，你就说小姐送给他的，他一定会收下。

　　荷　珠　可是小姐看不起他，不会送给他银钱啊。

　　赵　旺　秀才可不知道小姐看不起他呀。

　　荷珠　对！管小姐怎样呢，咱们是心到神知！

　　赵　旺　是呀，咱们帮助秀才，并不叫他道谢呀。你把银钱放在门外，学着小姐的声儿：（学）相公啊，这里有一点银钱，作盘缠用，你快去赶考，咱们后会有期！

　　荷　珠　这么一说，傻秀才就更得用功了，准能中状元！赵旺哥，早半天我还说你有点傻气，说错啦！你一点也不傻！

　　赵旺　唉！傻人也有个傻心眼儿！你快去，留点神，别叫人看见！（下）

　　〔王兴在后面伸出头来，又急退回去。

　　荷珠　（到书房外）赵相公！赵相公！

　　赵鹏　（在屋内）何人叫门？

　　荷珠　相公啊！这里有一些银钱，作盘缠用，你快去赶考，快快离开此地！但愿你苦读诗书，金榜高中，你我后会有期！

　　赵鹏　你莫非贞凤小姐么？小生感激不尽！你退后一些，我无物相赠，只有这家传的鸳鸯帕一条，送与小姐，略表寸心，永不相忘！（捂着脸把帕子放在门外）

　　荷　珠　（捂上嘴，以免笑出声来）愿你一路顺风，多多珍重！（拾帕疾下）

　　赵鹏　小姐！小姐！（无应声）啊，小姐已去，我可以出来了。

　　（拾银钱）唉！有小姐的鼓励，我赵鹏必须锐意上进，以报知己！

　　〔王兴跑上，抓住赵鹏。

　　王 兴　抓住贼喽！员外快来！

　　〔赵旺执灯，引员外上。

　　金三官　贼在哪里？

　　王 兴　在这里，就是他！他偷了银钱！

　　金三官　（夺过银钱）这白花花的银子，我的命根子！（吻银子）这黄登登的铜钱，我的心肝！（吻钱）好个无耻的畜生，你把读书人的脸丢光了！那拾我一个麦穗的人，都要打个半死，你竟敢偷我的命根子，我的心肝！王兴，给我打！

　　赵鹏　岳父息怒，等我把话说清！

　　金三官　哪个是你的岳父？

　　王 兴　混账才是你的岳父！

　　赵鹏　想我赵鹏，乃黉门秀才，哪肯作那鸡鸣狗盗之事！这银子么，实乃小姐所赠！

　　金三官　啊？偷了我的银子，还诬赖我的女儿！什么东西！王兴，扒下他的袍子，赶了出去！

　　王 兴　脱！脱下袍子来！

　　赵鹏　岳父，那银子真是小姐送来的！

　　金三官　你偷的，得滚出去；小姐送的，你也得滚出去！脱！脱！脱！

　　赵鹏　好！脱！（脱下袍子）

　　金三官　与我赶了出去！

　　王 兴　（举棍威吓）滚！

　　赵旺　（脱了自己的袍子，给秀才披上，掩护着他往外走）秀才，挺起腰板来！

　　〔赵鹏下。

　　王 兴　员外，看，作的多么漂亮干脆！

　　金三官　王兴，你真是我的心腹人！哎呀，不对！他还没写下退婚书呢！赵旺，叫他回来！

　　赵旺　走远喽，追不上！

　　金三官　王兴，我交给你的钱呢？

　　王 兴　什么钱？员外！

　　金三官　我不是交给你五吊钱，后来又添了五百，叫那小畜生写退婚书吗！

　　王 兴　钱，他不要；退婚书，他不写！

　　金三官　那么，我的五吊五百钱呢？你想打马虎眼吗？赵旺，拿那条最粗的棍子来，给我打！

　　赵旺　是！（跑下）

　　王 兴　员外，我把员外那块心病给赶了出去，还不值那五吊五百钱吗？员外，赏给我吧！

　　〔赵旺持大棍上。

　　金三官　你什么时候见我赏过钱？给我打！

　　王 兴　慢来，慢来！五吊五，一个不少！给你！我不是秀才，不偷钱！

　　赵旺　也怪！给秀才钱，他不要，可偏去偷！

　　金三官　嗯！叫贞凤！看看到底是她送的，还是那小畜生偷的！

　　赵旺　有请小姐！

　　金三官　哼！我要把事情全弄得清清楚楚！这一家子，偷的偷，骗的骗，连女儿也往外贴钱，全不是东西！〔金贞凤上。

　　金贞凤　爹爹，黑灯瞎火的，叫我干什么呀？

　　金三官　你，一张纸画个鼻子，好大的脸！

　　金贞凤　此话怎讲？

　　金三官　你竟敢偷偷地送给秀才银子？

　　金贞凤　哪个该死的说的？我是千金小姐，怎能办出那等事来？

　　是赵旺说的吧？

　　赵旺　不是！

　　金贞凤　是王兴说的吧？

　　王 兴　不是！是那个穷小子说的！

　　金贞凤　他在哪儿哪？

　　王 兴　他走啦！

　　金贞凤　啊，他不在这儿，所以你才把错儿推到他身上！赵旺，给我打！

　　王 兴　别打！小姐，你想想吧，要不是我，你怎么能够，啊，是不是？

　　金贞凤　你要胡说什么呀？我长的美，福气大，才……与你有什么相干？呸！呸！呸！（下）

　　金三官　银子到底是谁偷的呢？沉甸甸的银子不能自己飞出来呀！

　　王 兴　是荷珠！刚才我影影绰绰地看见了她！

　　金三官　叫荷珠！

　　赵旺　荷珠！荷珠！

　　〔荷珠跑上。

　　荷珠　参见员外。

　　金三官　荷珠，你吃着我，喝着我，怎么还偷我的银子呢？

　　荷　珠　我的手只会干活儿，不会偷东西！

　　金三官　那么，谁给那个穷秀才送了银子来呢？

　　荷　珠　银子是我自己的！

　　金三官　那个穷小子分明说是小姐的，怎能又是你的？瞪着眼扯谎！关了起来，马上把她卖了出去！

　　荷珠　你们讲理不讲？

　　赵旺　走，走！（低声地）好汉不吃眼前亏，走！（同荷珠下）

　　王 兴　得，员外，事情都弄清楚了，该歇歇去，累了一天了！

　　金三官　歇歇？我还没查点礼物，算算细账呢！

　　王　兴　都清清楚楚，员外作寿不会赔钱！

　　金三官　我就不信！这儿没有一个可靠的人！王兴，去找人贩子，卖了那个贼丫头！（下）

　　王 兴　是！（下）

　　〔赵旺同荷珠上。

　　赵旺　荷珠姐，他们已去找人贩子，事不宜迟，你快走！给你，拿着这两个馒头。

　　荷珠　赵旺哥，看出来了吧？员外这样的人哪，心毒意狠，翻脸无情！

　　赵旺　快走！等到大门上了锁，就出不去喽！我送你出去！

　　荷　珠　金三官哪，你个狼心狗肺的老东西！

　　赵旺　荷珠姐，错呀，都错在我赵旺，不该叫你去送银！我连累了你！你去到观音庵住上两天，等员外消了气，我去叫你回来。

　　荷珠　哼！我饿死不吃回头饭！

　　赵旺　那你怎么办呢？

　　荷珠　天无绝人之路！

　　赵旺　好！快走！明天，我拿点旧衣服，送到观音庵去。荷珠姐，真舍不得你呀！

　　荷珠　赵旺哥，谢谢你搭救之恩！（匆匆一拜）再见吧！（急下）

　　赵旺　我送你几步！（追下）

　　（幕）

第三场

　　时间　前场后几日，下午。

　　地点　乡间。

　　人物

　　赵　旺

　　刘老汉　赵　鹏

　　〔赵旺背着一袋粮食，走得很吃力，见一大树，在树下休息一下。

　　赵旺　（独白）是呀，荷珠说的真不错，员外是个狼心狗肺的老家伙！那王兴，狗仗人势，多么凶恶，硬把人家度命的粮食，连口袋一齐夺！他摇头摆尾走如飞，倒叫我扛着这伤天害理的货！越走越沉，仿佛背着个大磨盘。不是粮多呀，是我心里真难过！歇歇吧，歇歇吧。唉，一肚子话儿，只好跟老树说一说！〔刘老汉上，窥探，见只有赵旺，才敢过来。

　　刘老汉　赵旺哥！赵旺哥！

　　赵旺　谁呀？

　　刘老汉　我。

　　赵旺　刘大叔啊！我正替你难受哪！

　　刘老汉　王管家呢？

　　赵旺　他越欺负人，心里越痛快，走的可快哩！（望）兔子腿，连影儿也看不见了！

　　刘老汉　赵旺哥，你知道，全家大小就剩了这点粮食，你把它背来，今天我们就得挨饿！

　　赵旺　是王兴抢的，叫我背着，象背着棺材那么难过！

　　刘老汉　是呀，是呀！赵旺哥，你是有好心的人，救救命吧！

　　赵　旺　刘大叔，给你，拿回去吧！（递）

　　刘老汉　好人哪！好人哪！可是，你空着手儿回去，不得挨打吗？（要接）

　　赵旺　那——（缩回手去）别忙，再想想看！

　　刘老汉　赵旺哥，你甭管啦，我去卖个孩子吧！

　　赵　旺　你，你拿去！拿去！（又递）

　　刘老汉　唉！那金三官厉害呀！（不肯接）

　　赵旺　谁说不是呢？是这么一笔账：心里要舒服，别怕打屁股！（坚决地递过粮食）

　　刘老汉　你为我们受委屈，我于心不忍哪！（仍不接）

　　赵旺　拿去吧，甭管我的屁股！（扔给刘老汉）

　　刘老汉　唉！我永远不会忘了你的好处！（背粮下）

　　赵　旺　大叔，到家问大婶子好！（笑了笑）哎呀呀呀，身上轻松多了！再歇歇，养足了精神，回去好挨板子！（坐树下）

　　〔赵鹏上。

　　赵鹏　唉，无衣无食，一肚子书，凄凄惨惨，晕晕惚惚！子曰诗云不解饿，之乎者也肚子里乱咕噜！员外真可恨，赶我出门还剥下衣服！我想赵旺，也想荷珠，更想小姐深情厚意，给我银钱，劝我读书！赵鹏啊，赵鹏，紧紧腰带，劝劝老肚，不要老这么唧哩咕噜！等我呀，金榜题名，高官得作，天天请你吃烧猪！哎呀，不行！不行！空话安慰不了这老肚，饿得发慌，支持不住！也罢！四顾无人，清清静静，倒不如上吊，结束苦恼，一命呜呼！老树啊，请你老老实实地把我挂住！

　　〔解腰带，掷树上。赵旺从后面把带子扔下来。

　　赵　鹏　咦！上吊都不成，莫非这里真有鬼乎？鬼呀，鬼呀，干什么跟我开玩笑？难道说拉个替身也嫌贫爱富？〔再掷带，被赵旺接住。

　　赵旺　（过来）赵相公！

　　赵鹏　哎呀赵旺呀！你也死了，在此拉替身么？

　　赵　旺　赵相公，我还没死，你也死不得！堂堂大丈夫，岂可用腰带套上脖子乎？

　　赵鹏　你真不是鬼？

　　赵旺　你来摸摸，浑身都热乎乎的！

　　赵鹏　（摸）不错！不错！是热乎乎的！赵旺啊，我好羞惭也！

　　赵旺　吃多少米面才长这么大，怎好两个五百，来这么“一吊”呢？

　　赵鹏　如此说来，我不该死？

　　赵旺　谁也不该自己杀了自己！

　　赵鹏　怎奈吃没吃，穿没穿啊！

　　赵旺　你去卖卖字画，也不会饿死嘛！

　　赵鹏　你想得好！想得好！可是，可是，连纸笔墨砚也没有啊！

　　赵旺　买去嘛！（摸银）赵相公，纹银五两，买纸笔墨砚去吧！

　　赵鹏　你的银子，我怎能接收？

　　赵旺　收下，收下！我比你强，还有吃饭的地方。

　　赵　鹏　实在愧不敢收！

　　赵旺　拿着！拿着！别等我后了悔！

　　赵鹏　赵旺哥大恩大德，受我一拜！

　　赵旺　使不得！使不得！

　　〔二人互拜。

　　赵鹏　就此告辞！

　　赵旺　不远送喽！（见赵鹏转身要走）相公，相公！套脖子的玩艺儿还没给你呢！

　　赵鹏　惭愧！（接）

　　赵旺　（又不给了）慢着，你可别走到前面，又想不开，再去上吊，我可不能老跟着你呀！

　　赵鹏　不会！不会！我记住了你的话：堂堂大丈夫，岂可用腰带套上脖子乎！（接过带子）

　　赵旺　慢走！慢走！

　　〔赵鹏下。

　　赵旺　得，这倒痛快，粮也没了，银子也没了！走，回去吧！且慢！那五两银子是给员外收的租子呀！糟了！

　　糟了！唉，多挨几下打也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走！（挺腰，踢腿，下）

　　（幕）

第四场

　　时间　二年后。

　　地点　金家大厅内。

　　人物

　　金三官

　　赵　旺

　　王　兴

　　黄员外　金贞凤〔金三官非常高兴，准备迎接女儿女婿。

　　金三官　赵旺！赵旺！

　　〔赵旺上。

　　赵旺　什么事，员外？

　　金三官　到厨房看看，杀了鸡没有？

　　赵旺　员外接姑奶奶、姑老爷，叫杀鸡，谁敢不杀呢？

　　金三官　我是叫你看看去，要是还没杀，就算了。

　　赵　旺　要是已经杀了呢？

　　金三官　那也算了。成心说废话！

　　赵旺　好吧。（要走）

　　金三官　回来！

　　赵旺　好，回来喽！

　　金三官　要是已经杀了鸡，把那只肥的给我留下！

　　赵　旺　是啦！（下）

　　金三官　王兴！王兴！

　　〔王兴上。

　　王 兴　来了！参见员外！

　　金三官　王兴，心腹人！你看，姑老爷说过：我耕地，他出牛。我今天好不好就把他的牛都要过来？

　　王 兴　那么，他要是也耕地呢？

　　金三官　是呀，你找个他不认识的人，把我的牛贵贵地卖给他呀！

　　王 兴　员外，你真有智慧！就这么办！

　　金三官　还有，我留他在这儿住几天，天天好茶好饭的款待，开销小不了！你跟他说说，叫我上他那儿住几天去，不是两不吃亏吗？

　　王 兴　又是个好主意！可我怎么说呢？

　　金三官　你就说：我们员外上了年纪，常闹腰酸腿疼的，何不请他去住住姑老爷的楼房？楼上干燥，没有潮气呀！王兴，你看，我活了一辈子还没住过楼，我要尝尝那个滋味！

　　王 兴　行，我跟他说，准行！女婿应尽半子之劳嘛！〔门外有车辆停住声。

　　金三官　他们来了！王兴，你出去迎接。我在这儿等着，拿出点老丈人的威风！你快去！

　　〔王兴下。

　　金三官　哎呀呀呀，这门亲事不坏！不坏！真不坏！那天，黄龙衮居然带我去见知县太爷，当着县太爷的面儿，他说：知县把兄弟啊，金、黄两家是一家人了！我老丈人的财产，就跟我的财产一样，把兄你要多多照应！哈哈哈哈！

　　〔王兴引黄员外、金贞凤上。

　　黄员外　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大礼参拜！

　　金贞凤　爹爹在上，孩儿叩头！

　　金三官　（人模狗样地受礼）起来，起来！啊，贞凤，你倒又胖了一些！

　　金贞凤　是呀，心宽体胖。黄家吃的好，喝的好，诸事顺心哪！

　　金三官　儿呀，后边休息去吧！

　　金贞凤　遵命。（下）

　　金三官　贤婿请坐！

　　黄员外　谢座！

　　金三官　王兴，去看看姑老爷带来的仆人，告诉他们喝点水，可以回去了，我这里有人伺候姑老爷。

　　王 兴　是！（下）

　　金三官　贤婿，今天天气甚好！

　　黄员外　是呀，天气甚好！哈哈哈哈！

　　金三官　贤婿，不知明天天气如何？

　　黄员外　天有不测风云，谁知道呢？哈哈哈哈！

　　金三官　有了贤婿，老夫就不怕那坏天气了！哈哈哈哈！

　　黄员外　是呀，乘着今天天气好，岳父该出去活动活动。

　　金三官　你叫我上哪里去呀？噢噢噢！莫非请我去住你的大高楼么？是呀，你曾说过：你住这里，我去住大高楼！

　　黄员外　小婿说的是去住“那”大高楼，没说去住“我的”大高楼！

　　金三官　你说的是什么大高楼呢？

　　黄员外　县城的城门楼子比我的楼还高啊！

　　金三官　取笑了，哈哈哈哈！贤婿，你也说过：我耕地，你出牛，你要不出是个大马猴！现在，正是耕地的好时候……

　　黄员外　老岳父，你又听错了！我说的是：你自己去耕地，还管喂我的牛！

　　金三官　又取笑了！我金三官什么时候下过地，喂过牛呢？

　　黄员外　岳父啊，从今以后，你就要去耪地喂牛了！

　　金三官　贤婿，不要老开玩笑啊！

　　黄员外　谁开玩笑？我说的是真话！贞凤过门的时候，你没送嫁妆，我特意前来讨要！

　　金三官　当初说好，你不要嫁妆。

　　黄员外　我的话，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说的是：“今天哪，谁提嫁妆，是个大王八”。“今天”就是提亲的那一天。现在，我与贞凤已成了亲，还能不要吗？

　　金三官　那，那，你要什么呢？

　　黄员外　全要！我说过：你的房，我来住，咱们是一家呀！

　　金三官　这是真话？

　　黄员外　谁有工夫说闲话？

　　金三官　你，你这是敲诈呀！（立）我自有地方去讲理！

　　黄员外　上哪里去？

　　金三官　找县太爷去！

　　黄员外　那是自讨无趣！前几天，当着知县，我的把兄的面儿，我说：我老丈人的财产，就跟我的一样，我那么说了，你还直点头啊！

　　金三官　那，那也不过是句空话，何足为凭？况且，那句话并不是那个意思呀！

　　黄员外　不管是什么意思吧，我的把兄，县太爷，给写下了文书证件！（掏出来，拍了拍）

　　金三官　给我看看。

　　黄员外　看不看都一样：产业是我的了，你请出！

　　金三官　你，你，你爱贞凤，怎能赶出贞凤的爹呢？

　　黄员外　谁说的我爱那个胖丫头呀？我娶她，就为的是这份财产！

　　金三官　你！你！

　　黄员外　好好地听话，好好地走出去，别着急，也别生气！常言说的好：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我要不吃你，怎能合天理！请！

　　金三官　这是我的房，我的地，我不会老老实实地走出去！

　　黄员外　讲打吗？

　　金三官　打！打！打！

　　黄员外　好！王兴！王兴！

　　〔王兴持大棍上。

　　王 兴　姑老爷有何吩咐？

　　金三官　王兴，打！

　　王 兴　得令！（打金三官）

　　金三官　怎么打我？

　　王 兴　不打你，打谁？你个一毛不拔的老磁公鸡！

　　金三官　来人哟！救命哟！

　　王 兴　甭嚷！没用！你是老虎掉在山涧里了，伤人过众，谁也不会帮助你！我现在是姑老爷的管家了，大伙儿全听我的！

　　金三官　赵旺！赵旺！

　　〔赵旺上。

　　赵旺　来喽！干什么？

　　金三官　救命！救命！

　　赵旺　救谁的命？

　　金三官　他们要把我打出去！

　　赵旺　当初，赵秀才不是叫你给打出去的吗？那回是丈人打女婿，这回是女婿打丈人，半斤八两，一边儿大！

　　黄员外　哈哈哈！这家伙说话倒有点意思！

　　金三官　赵旺，赵旺，发发善心吧！Qī.shū.ωǎng.

　　赵旺　一发善心，你就揍我！那回，我还给刘大叔一点粮食，你揍了我一顿！我把五两租金送给个要上吊的人，你又揍了我一顿！善心发不起呀！

　　黄员外　赵旺，说得好！别管他，好好在这儿干活，我给你长工钱！

　　赵旺　我看你也不是好东西！

　　黄员外　什么？王兴，把这俩都打出去！

　　赵旺　别打！你不愿意要我，我还不愿伺候你呢！（走）

　　金三官　（拉住赵旺）赵旺，别走，帮帮我！救救我！

　　赵　旺　我是混账，奴才，怎么帮得上你呢？

　　金三官　我是混账，我是！你快去告诉小姐一声，叫她来看看我这儿挨揍呢！

　　黄员外　赵旺，滚！

　　赵旺　我管不了你啦，求你的心腹人吧！（指王兴，走）

　　金三官　王兴，心腹人，你给我说句好话！

　　王 兴　这就是好话——看打！

　　金三官　我，我会到北京，告御状去！

　　黄员外　走不到北京，你个老梆子就饿死啦！王兴，给我打！

　　金三官　（跪，叫）赵旺！赵旺！咱们一块儿走！（下）

　　黄员外　哈哈哈！老梆子跑了，待我好好收拾收拾那个胖娘们！（与王兴同下）

　　（幕）

第五场

　　时间　前场后不久，快到中午。

　　地点　状元府门外。

　　人物

　　门　役　李大妈

　　荷　珠

　　赵　鹏　随从四人

　　赵　旺

　　金三官　金贞凤〔门役在状元府门外，信口哼唧着。

　　门役　（哼唧）新修的状元府，朱门大铜环。状元心慈善，施粥又舍钱。打粥的、要钱的，有点不好管，我一拦呀，他们就翻脸！

　　〔李大妈搀荷珠上。荷珠带病，头罩鸳鸯帕。

　　李大妈　好姑娘啊，这里就是状元府，你去要点粥，求点钱吧！

　　荷珠　多谢大娘！我自己去，大娘请回吧！

　　李大妈　好，再见吧，姑娘！（下）

　　荷珠　（对门役）啊，差官！

　　门役　干什么的？

　　荷珠　听说这是状元府？

　　门役　对！

　　荷珠　听说这里施粥舍钱，周济穷人。

　　门役　也对！

　　荷珠　我从远道而来，无衣无食，求些周济！

　　门　役　年轻轻的，什么干不了啊，怎么要饭呢？

　　荷　珠　唉，我缝缝补补，浆浆洗洗，都干得来。怎奈这几天生病，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啊！

　　门役　可是呀，你来晚了，粥也放完，钱也舍光了！

　　荷　珠　唉！真来得不巧！啊，差官，这是状元府，可要雇用使女？

　　门役　又不凑巧！新科状元还没成亲，没有状元夫人，也就用不着丫环！

　　荷珠　唉！既是如此，你看，风寒雪冷，叫我这带病的人在门洞里避避风雪吧！

　　门役　我说，要饭的，别看我好说话，就麻烦上没完啊！状元有话，不准错待了穷人。可是，你也别不知好歹，一个劲儿麻烦我呀！你想想，状元府门前，能叫花子蹲着吗？那不成体统！

　　荷珠　不行就罢，何必罗哩罗嗦！

　　门役　你瞧，脾气还不小！

　　荷珠　嗯！人穷志不短。我就讨厌狗仗人势的人！

　　门　役　我这儿耐着性儿跟你费吐沫，怎么说我狗仗人势呢？

　　荷　珠　（一阵眩晕）哎呀！（倒）

　　门役　怎回事？怎回事？我不叫你在门洞里坐坐，你怎么爽性躺在这儿了呢？

　　〔四随从开路，引赵鹏上。

　　四随从　状元回府！

　　赵鹏　（看见荷珠）啊？这是何人？

　　门役　启禀状元公：这是个要饭的！

　　赵鹏　既是要饭的，你为何不给她点粥呢？(奇*书*网.整*理*提*供)

　　门役　粥都放完了。

　　赵鹏　粥虽放完，你为何叫她倒卧在此，不管管呢？

　　门　役　那，那……

　　赵鹏　（过去看）啊？鸳鸯帕？鸳鸯帕为何落在她的手里？

　　莫非小姐……不能啊！若不是小姐，怎么头罩鸳鸯帕呢？来人哪，搀了进去，夫人到了！

　　门役　得！我算碰在点子上了！

　　〔赵鹏与随从扶荷珠入。

　　门役　留点神吧，再来个讨饭的，还许是状元的大舅子呢！〔赵旺捧着空碗上。

　　赵旺　真是的！刮风嘛，就别下雪！下雪嘛，就别刮风！偏偏风雪一齐来！好吧，我把你们顶回去！（用头顶风、雪）

　　门役　（立好）又来了一个，就许是大舅子！

　　赵　旺　嗨，过来！

　　门役　（要发火，又控制住）干什么的？

　　赵旺　问问你：这是状元府吗？

　　门役　是状元府！

　　赵旺　状元在家不在？

　　门役　在家，怎样？

　　赵旺　叫他给我两份儿粥，一吊钱！

　　门役　气派不小啊！

　　赵旺　本来是不小嘛！我是天地作房屋，日月当蜡烛，盖的是肚皮，铺着脊梁骨！再问你：状元姓什么呀？

　　门　役　要饭就要饭吧，管状元姓什么呢！（旁白）怎么又动气！（对赵旺）我们的状元姓赵。

　　赵旺　我也姓赵。

　　门役　幸而没发火！这还许是状元的哥哥呢！

　　赵　旺　告诉我：状元可叫赵鹏啊？

　　门役　是！是！

　　赵旺　（要进大门）赵相公！赵相公！

　　门役　请等等，有事我去通禀一声。

　　〔金三官上。

　　金三官　赵旺！赵旺！我都快饿昏喽！

　　门役　喝！又一个！也许是老丈人吧？

　　赵旺　饿昏了，也得等我要到东西！告诉你，这是赵鹏的状元府，他中了状元！

　　金三官　啊？我的女婿中了状元？

　　门役　嘿！真是老丈人！（急入）

　　赵旺　他中了状元，你可得提防着点！

　　金三官　我不供给他念书，他中得了状元么？

　　赵旺　你算了吧！谁拿大棍子把他赶出去的？

　　金三官　我会说，那不是我的主意！

　　赵旺　是哪个杂种的主意？

　　金三官　是王兴的主意！这么一说，他必把我留下！然后，借着状元的势力，把我的财产都夺回来，再当老员外，老太爷！（掏出个烧饼吃）

　　赵旺　怎么？你说饿昏了，可还藏着个烧饼！我要饭，给你吃，你还揣着坏心眼儿！

　　金三官　别生气，别生气！我当初不是给你下了跪，求你救我一命吗？这个烧饼不是你要来的！

　　赵旺　哪儿来的？

　　金三官　我自己捡来的？

　　赵旺　那么方便！满地是烧饼，谁还要饭？好啦，你等着状元。我赵旺告辞了！

　　金三官　走不得！见了状元，他必给你个差事，你就发财了哇！

　　赵旺　你把我太看扁了！我发点善心是为发财吗？

　　金三官　不为你自己，还不帮帮我吗？状元见了我若是发了脾气，你得给我说说好话呀！

　　赵旺　我不会扯谎！

　　金三官　你不出声就行了！你不说，他不知道贞凤的事呀！再说，你上哪儿去呢？

　　赵旺　上哪儿都行，到处凭我这两只手，还喂不了这张口？

　　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吧！状元收下你，好；不收，我也没办法！

　　金三官　别走！帮人帮到底！我再给你磕一个！赵旺，赵旺哥！

　　〔门役引赵鹏上。

　　赵鹏　谁？赵旺哥？

　　赵旺　哎呀，真是你呀？

　　赵鹏　赵旺哥呀，救命的恩人，受我一拜！（拜）

　　金三官　（旁白）行！有门儿！他给赵旺行礼，还不给老丈人磕头吗？（假嗽，没人理他）

　　赵旺　赵相公，恭喜你中了状元！

　　赵鹏　中状元也没有遇见你这么高兴！来呀！

　　门　役　在！

　　赵鹏　端着恩人的碗！

　　门役　是！（接碗）

　　赵旺　慢来！慢来！你中了状元，我放了心！是呀，你脸上长了点肉，眉头也不那么皱着了，好！我放了心！

　　这个碗我还用得着，自己端着吧！我还是找个地方，卖卖力气去吧！

　　赵鹏　那万万不可！（拉赵旺）

　　赵旺　慢着！留神摔了碗！（还想走）

　　赵鹏　你总得进来，喝口水，吃点什么吧？我对你，是乘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哪！

　　赵旺　好吧，我进去看看，省得你一劲儿转文，越听越糊涂！状元请！

　　赵鹏　赵旺哥请！

　　赵旺　你我……那句怎么说？

　　赵鹏　你我挽手而行！哈哈哈哈！

　　金三官　（过来扯赵旺的袖子）赵旺！赵旺！多照应，少说话！

　　赵　鹏　这是何人？

　　金三官　贤婿呀，想死我也！（假哭）

　　赵鹏　啊？金三官？你还有脸来见我？

　　金三官　状元公啊！（跪）

　　赵鹏　（冷笑）喝，喝喝喝喝！（拉赵旺入）

　　门役　怪呀，哥哥进去了，老丈人怎么跪在这儿呢？

　　金三官　（立）老丈人给女婿下跪，是我们的家规！先给我端点吃的来，伺候好了我，有你的好处！伺候了！〔金贞凤上。

　　金贞凤　这就好了！找到了状元府！啊！爹爹！爹爹，我也叫黄家赶出来了！

　　金三官　住口！（扯她躲开大门，耳语）

　　（幕）

第六场

　　时间　前场后，片刻。

　　地点　状元府大厅。

　　人物

　　赵　鹏

　　赵　旺

　　门　役

　　金贞凤

　　金三官　荷　珠

　　〔赵鹏、赵旺进入大厅。赵旺把碗放在桌上，四下里看。

　　赵鹏　赵旺哥，你看这厅房还好么？

　　赵旺　还好，还好，就是太大了些，打扫起来费事！

　　赵　鹏　赵旺哥，请坐！

　　赵旺　你也坐吧！喝！这些椅子都这么硬梆梆的，又大又硬！（坐，盘着腿）

　　赵鹏　赵旺哥，今天哪，真是双喜临门！

　　赵旺　怎么？

　　赵鹏　你看，刚才小姐来了！

　　赵旺　什么？小姐？（由椅上溜下来）她，她什么样子呀？

　　赵　鹏　她么，也象你这样。

　　赵旺　要了饭？她现在哪里？

　　赵鹏　在后边梳头洗脸。

　　赵旺　状元，我，我还得走！

　　赵鹏　赵旺哥呀，你怎么这样不亲热，总想走啊？

　　赵　旺　不是不亲热，是，是我弄不清这些事儿，多说不好，少说也不好，离开这儿倒心静。

　　赵鹏　此话怎讲呢？

　　赵旺　还是那句：多说不好，少说也不好！

　　赵鹏　赵旺哥，坐下！你要真走了哇……

　　赵　旺　怎样？

　　赵鹏　我就又去上吊！

　　赵旺　可别那么办！我坐下好啦。（坐）相公，你跟小姐说了话儿没有？

　　赵鹏　还没有。还没有成亲，怎好说话呢？我打算请你去替我问问。

　　赵旺　我，我跟小姐说话，也不大在行。

　　〔门役上。

　　门役　启禀状元公：外面来了个女人，她说她是状元夫人。

　　赵旺　（又由椅上溜下来）喝！又来了一个！

　　赵　鹏　怎，怎么又一个状元夫人？赵旺哥，你看怎么办哪？

　　赵　旺　我，我对这种事儿，没有经验。叫进来，比比吧，看哪个是真的。

　　赵鹏　（对门役）有请！

　　门役　遵命！（下）

　　〔荷珠收拾干净，头上仍罩鸳鸯帕，上。

　　荷珠　谢谢相公！

　　赵鹏　（俯首，不敢看她）小姐，小姐……

　　荷　珠　啊？这不是赵旺哥吗？

　　赵旺　是我！是我！你，你怎么来到这里？

　　荷珠　你怎么来到这里？

　　〔金三官与金贞凤大摇大摆地上。

　　金三官　贤婿呀，小姐来了！

　　金贞凤　哎呀，我的，我的相公啊！苦死我也！

　　赵　鹏　金三官，你给我下站！

　　金三官　贤婿呀，我把女儿带来，将功赎罪，饶恕了我吧！（下站）

　　赵鹏　（看看荷珠，看看贞凤）你们，你们哪个是小姐？

　　荷　珠　我是荷珠！刚才在门外昏了过去，不知道你为什么把我当作了小姐。

　　金贞凤　我是小姐！荷珠，快去打水，伺候我洗脸！

　　荷　珠　我已不是你家的丫环，伺候不着！

　　金贞凤　啊？你个不要脸的丫头，假充小姐，待会儿我跟你算账！（对赵鹏）相公啊，自从你走后，我日夜想念！

　　闻听人说，你中了状元，我不怕风霜之苦，不远千里而来，真有一片真心啊！

　　赵鹏　小姐呀！当初我在困难之中，你来赠送银钱，今天又涉水跋山，前来找我，小生感激不尽！

　　金贞凤　相公既感激我，就也饶恕了老爹爹吧！

　　金三官　是呀！我家中遭了不幸，产业一空，走投无路。当年，你家衰落，我收容了你，供给你读书，这点小小好处，相公必定不肯忘记。况且，你我吵闹起来，全是王兴的挑拨，老夫一时失察，望相公多多原谅！

　　赵　鹏　这个……

　　荷珠　相公，他说的都是谎话！

　　金贞凤　荷珠，你随我多年，知道我们不说谎话！况且，过去的事，提它作甚！

　　金三官　是呀，过去的事，提它作甚！

　　赵鹏　赵旺哥，你看呢？

　　赵旺　状元的事，状元自己拿主意，我不爱说人家的坏话！

　　金三官　赵旺说的好！一家人失散，今天又能团聚，都该欢天喜地，干吗说坏话呢！

　　金贞凤　相公，你我成亲，若把岳父赶出去，也不好看哪！留老爹爹在此，我要好好地劝导于他，改了他的老脾气！

　　赵鹏　唉！看你偌大年纪，我赵鹏以德报怨，赏你个座位！

　　金三官　谢贤婿！（坐）

　　金贞凤　荷珠啊，带我到后边梳洗梳洗吧！告诉你，你把我伺候好了，状元必定多给你工钱，还给你作好衣裳！来，我还要多嘱咐嘱咐你！来吧！

　　荷珠　后面有水，自己去取，我不打算再伺候你！

　　赵鹏　荷珠姐，我这里没有丫环，你多帮帮忙吧！

　　荷　珠　我想马上就走！

　　赵鹏　你是带病之人，怎么可以走呢？

　　荷珠　看见相公、赵旺哥，我心里一痛快，病已好了一大半儿。

　　赵鹏　那我也不放你走。

　　金贞凤　相公，也不必勉强吧！

　　金三官　（端起架子）老夫看么，她走了也好！她既不肯服侍人，得罪了贞凤，还是小事，冲撞了状元公，哪个担待？

　　赵鹏　荷珠姐，你走，我不放心哪！

　　金三官　老夫倒有一计，叫赵旺送她去吧！

　　赵鹏　赵旺哥，你看呢？

　　赵旺　金三官！

　　金三官　啊？我是状元的老岳父，怎不叫声老太爷呢？状元公公，贤婿，你若留下他们，他们野调无腔，不有失状元府的体统吗？

　　赵旺　金三官，我算把你看透了！你刚坐在椅子上，就想把我跟荷珠赶出去，对吧？

　　金贞凤　这里的事都由状元作主，老爹爹不过是怕你们没有规矩，丢了状元的脸！

　　荷珠　就凭你这个老东西在这里，我就非走不可！

　　金贞凤　哎呀荷珠呀，你怎么管状元的老泰山叫老东西呢？我是状元夫人，我受不了这个污辱！滚出去！

　　金三官　对！赵旺，你也走吧！有你们俩在这里，一定会闹得状元府乱七八糟，没大没小，没上没下！[网罗电子书：www.WRbook.com]

　　荷珠　赵旺哥，走！

　　赵旺　等等，等我把憋在肚子里的话说完再去！相公，他们父女来到，我说了什么没有？

　　赵鹏　没有，没有。

　　赵旺　是嘛，多说不好，少说也不好，不如不说！

　　赵　鹏　现在就说说吧！

　　赵旺　不说不行了！他们父女要把我跟荷珠赶出去，就为的是怕我们泄了他们的底！金三官，这是你自己招出来的，我可要说啦！

　　金三官　那些陈谷子烂芝麻，说它作甚？

　　赵旺　那也看是什么陈谷子烂芝麻！相公，你看，当初那点银两是小姐送去的吗？

　　赵鹏　那……

　　赵旺　你听听这个：（学女音）相公啊，这里有一点银钱，作盘缠用，你快去赶考，咱们后会有期！对不对？

　　赵　鹏　哎呀，你怎么知道呢？

　　赵旺　这几句是我教的嘛！

　　赵鹏　小姐，可有此事啊？

　　金贞凤　我，我，不记得！

　　赵旺　我没有那么大的工夫教小姐，我可教给了荷珠！

　　赵　鹏　赵旺哥，你越说，我越糊涂！

　　赵旺　好好地想想吧，你是状元哪！

　　赵鹏　嗯！嗯！是荷珠姐送去的？

　　赵旺　行，有点门儿了！

　　赵鹏　是荷珠？是荷珠？

　　赵旺　不光是她送的，银子还是她自己的！

　　赵鹏　她自己的？

　　赵旺　还是卖身葬母剩下的一点银子！

　　赵鹏　哎呀，我的好荷珠姐呀！

　　荷珠　哎呀，我的娘啊！

　　赵旺　哎呀，我的好心啊！

　　金三官　哎呀，可恨的坏王兴啊！

　　金贞凤　哎呀，我的哎呀啊！

　　赵旺　这个老东西，把银子拿去，倒说是荷珠偷的，要把她卖给人贩子！因此，她逃出在外，落得这般光景！

　　赵　鹏　金三官，下站！

　　〔金三官站起。

　　赵鹏　荷珠姐，我谢谢你的侠肠义胆！（拜）荷珠姐，那鸳鸯帕子并未交给小姐吗？

　　荷珠　没来得及，他们就把我圈起来了啊！

　　赵鹏　好！好！赵旺哥，往下说！

　　金贞凤　赵旺哥，赵旺大叔！话下留情！

　　赵旺　我想留情，你们逼得我无情啊！你和那个老东西，见钱眼开，看中了黄龙衮！

　　赵鹏　黄龙衮是谁？

　　赵旺　就是这个娘们的丈夫！

　　赵鹏　啊？你，你改嫁了别人，还敢到这里充小姐？

　　赵　旺　所以才一个劲儿叫我走嘛！那黄龙衮先把金三官赶了出来！

　　赵鹏　也用大棍子赶出来的？

　　赵旺　对！

　　赵鹏　剥下他的衣服没有？

　　赵旺　没有！这一招，黄龙衮还没有金三官那么厉害！赶出之后，金三官给我下跪央告，同他到京里告状。我又发了慈心。一路上，我要饭，他吃，他还偷人家的烧饼，不叫我知道。到了这里，他叫我少说话，我就不开口。可是，他刚坐下，就翻脸不认人，要把我赶走！那金贞凤想必也是叫黄家赶了出来，还假充千金小姐！呸！呸！呸！

　　荷珠　呸！呸！呸！

　　赵鹏　呸！呸！呸！

　　金三官　（跪）状元公，发发慈悲，留下我吧！有那吃不了的残汤剩饭，赏与老狗一碗半碗，感激不尽！

　　金贞凤　（跪）夫哇！

　　赵鹏　呸！

　　金贞凤　状元哪，那些坏主意，都是爹爹出的，与我毫不相干。留下我吧！我会给你生个大胖小子，将来也中状元！

　　赵鹏　胡说！走！

　　金三官　（掏出半个烧饼）赵旺哥，你给美言几句吧！你看，那个烧饼，我给你留下了一半儿！你发发善心吧！

　　赵　旺　我不要你的烧饼，也不再对你发善心！我看透了你，看透了！

　　金贞凤　状元，你不要逼人过甚哪！我会碰死在这里！

　　荷　珠　那就碰吧，用不着商量！

　　金贞凤　荷珠啊，你大概有意作状元夫人吧？那，我就让给你！你可得管我的吃穿！

　　荷珠　你呀，心眼儿脏透了！

　　赵鹏　荷珠姐呀！（跪）

　　荷珠　起来！干吗爱跪着呢？

　　赵鹏　你点头，我才起来！

　　荷珠　我点什么头呢？

　　赵鹏　想那鸳鸯罗帕乃家传之物，落在谁的手里，谁就是……这么说吧，它就是媒人！我要报答荷珠姐的恩德，那帕子又落在你手，真乃天作之合！

　　荷珠　起来，你先把他们赶出去再说！

　　赵鹏　来呀！

　　〔门役上。

　　门役　参见状元公！

　　赵鹏　给他们五吊大钱，赶了出去！

　　金三官　状元开恩，再添点吧！

　　赵鹏　再添五百钱，滚！

　　门役　走！下面领赏！（下）

　　金三官　唉！（下）

　　金贞凤　荷珠，状元娶了丫头，羞！羞！羞！（下）

　　赵　鹏　哈哈哈哈！这就好了！这就好了！事情弄得一明二白，以后么，就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荷珠　相公，你该去换换衣服，别老穿着大红袍啊！

　　赵　鹏　好！正当如此！（下）

　　赵旺　荷珠姐呀，那件事儿，你想点头吗？

　　荷珠　你没听贞凤说吗：状元娶丫头，羞！羞！羞！日久天长，人人都这么说，谁敢保状元不变心呢？

　　赵旺　状元跟咱们不是一码事！你还是要走？

　　荷　珠　你呢？赵旺哥！

　　赵旺　我闲了这么多天了，得去找点活儿干。在这儿吃闲饭，我受不了！

　　荷珠　咱们俩一块儿去找活儿，不好吗？

　　赵旺　好啊！两个人说话搭理的，不闷得慌呀！

　　荷　珠　你种地，我就纺线。

　　赵旺　我喂牛，你就养猪。

　　荷珠　多么有意思儿！

　　赵旺　可是，咱